
跟随职事与脱开组织   

关于全时间受训者与同工们的动向 

经过许多考虑和交通,我们觉得需要把受过全时间训练的圣徒集中在台北开

展社区。目前受训者所带得救受浸的人，不包括各会所圣徒叩门得着的人，

已有二万二千多位。在这二万二千多位中，有八千位继续聚会，其中五千多

位每周在家中聚会一次以上，还有三千位每个月在家里有一次聚会；这些家

都在受训者的照顾下。我们盼望训练结束后，受过两期训练的人主要就是去

照顾这些家。 

 

在开展方面，我们要先得着台北市，再来是高雄、台中等，一直这样作下去。

另一面，为着主恢复长远的需要,必须更注重大学校园工作。几十年来我们

都有经历，传福音果效最显著的地方是在校园里。所以我们一到台湾来，就

非常注意大学校园工作。将来参加全时间训练的人大部分会来自校园，因此

校园工作在产生人才的事上非常有用。历年来校园工作所得着的人，许多都

是今天海内外召会的长老或担负责任者，所以我们要集中力量作校园工作。

除台北外,台湾还有好些大都市有人数众多的大召会。各地同工应当在主面

前好好考量，到底自己的负担是要到那些大都市去帮助那里的召会，或者要

加入台北的行列,先福音化台北。这件事他们自己要去祷告，也要和各地召

会负责人有交通。各地召会必须把心摆进来，在主面前有祷告，才能感觉出

这些同工应当留在各地，还是要加强台北的行动。对于来自台北以外受过两

期训练的全时间者，我们盼望他们都能集中留在台北。然而，这不是定规。

我们乃是把这件事摆在各地弟兄们面前，由弟兄们考量各地情况来决定。若

是实在需要受训者回去，帮助当地有所发展，也没有问题。无论受训者留在

台北或回到各地，他们的供给都由各地召会来担负。如今台岛众召会从台北

开始，全体一同福音化台湾，但我们也不愿因着各地同工和全时间受训者都

留在台北，以致各地召会好像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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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众人需要为此一同在主面前寻求。即使决定留在台北，也不表示全时

间者这一年就不再到各地去。然而，全时间的弟兄们有一种感觉：多年来大

家都散在各地服事，各作各的，交通不多。现在他们觉得不应该这样，乃愿

意先集中在一起，再一同出去。这样的集中并非固定在台北，按照负担和需

要还是可以回到各地，或者帮助当地的大学工作，或是加强当地的训练,成

全圣徒走新路。换句话说，大家可能分在各地,却是在交通中一体行动。 

 

需要对’跟随职事’有正确的领会 

关于众人往前的方向,许多人在祷告中都说到’跟随职事的带领’、’与职

事是一’等。这样的话不能说不对，却在于人怎么听,也在于人怎么领会。

大多数人对’跟随职事’这件事缺少正确的领会，恐怕这样祷告的人自己领

会也不准确。圣经所说的职事,不是指一个人，乃是指主在地上行动的工作。

历世历代都有主行动的工作。从以诺到挪亚、挪亚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

摩西、摩西到约书亚，每个时代都有主在那个时代所要作的工作。在大卫和

所罗门的时代，也有神在那个时代的工作。到了新约，主耶稣来了，也有祂

的工作。按照圣经历史,从亚当被造到亚伯拉罕蒙召是两千年，从亚伯拉罕

蒙召到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又是两千年，使徒们的时代则有约一百年。四千

多年来，神在地上人类中间的行动，强有力地证明祂在每个时代都有工作。

主在那一个时代的工作，就是那个时代的职事。 

 

 

 

 

 

 



主在每个时代只有一个工作，一个行动 

不仅如此,主在每个时代只作一个工，绝不作两个工。每个时代只有一个工

作，一条路线。我一蒙主呼召，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第一件事就是到上海

去找倪弟兄。他留我在他那里住了三个半月。有一天他对我说,’常受弟兄，

我们在这里的同工们，都觉得你应当把家搬到上海，在这里和我们一同作工。

你将这事带到主面前祷告吧！’我去祷告，主清楚给我看见，在使徒行传里，

主的工作和行动就是一道流，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再从安提阿转出去。主

也给我看见，巴拿巴如何从这道流中岔出去。（十五 39。）那时我很有负担

要作中国北方的工，可是这个亮光一来,我就清楚知道自己得到上海去，加

入这道流。主的恢复就是主今天的工作，也是主在地上的道路。五十多年前

我就领悟这件事。因这缘故，我一投身主的恢复就不曾改变。尽管外有攻击

内有风波，我就是持守这一条路。我看得很清楚，一点也不懊悔。真是感谢

主，我走对了。 

 

主工作中的带领 

意见拦阻主工作的进展 

从旧约到新约，主在每个时代的工作都只有一个带领。今天世界的组织里有

总经理和副理，政府里有总统和副总统。然而,圣经里没有两个头，只有一

个头,一个带领，一个号令。一九三三年，我正式进到工作里。不久我就看

见，弟兄们在真理和亮光上都受倪弟兄带领，却在作法上各有各的’高见’，

这些情形使得倪弟兄很难作工。我亲眼看见许多人来见倪弟兄，坐在倪弟兄

跟前问：’倪弟兄，你看这事该怎么作？’倪弟兄常坐在摇椅上反问：’该

怎么作？’一个钟头过去，也没把该怎么作的办法说出来，只是重复的说，’

该怎么作？’到末了来访的弟兄只好离去。我问倪弟兄：’人家这样来求你，

为何不给他一个办法？’倪弟兄说，’我给他办法有什么用？他也不会照着

作。他无非要到我这里来，得一个批准，再拿出去号召，告诉众人这是倪弟

兄赞成的作法。’所以倪弟兄很有智慧，并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有一次,倪弟兄要发一分重要文件，需要有弟兄和他一同签字，他便来找我

签字。当时我不明白，有好些弟兄在工作中多年，在主恢复中的年日,比我

久，年纪也比我大，倪弟兄为什么来找我。后来我发现，众人虽然都走这条

路，却有自己的意见，彼此不同心。他们没有真正看见主恢复中的带领,没

有真正走倪弟兄所看见的路，在他的带领里一同作工。 

 

一九四二年,召会中起了风波，倪弟兄从职事上隐退,直到一九四八年。那六

年间倪弟兄不尽职，大家也没有新的信息可以讲。一九四二年的风波，加上

日,军的占领，使上海召会关了门。一九四六年，上海召会恢复聚会，聚会

时却没有人能供应有分量的话语。后来弟兄们请我去上海作工，我去了就看

见，弟兄们中间凡是关心召会的，都愿意倪弟兄快快回来尽职。一九四八年，

在倪弟兄家的一场交通中,倪弟兄说若要他来带领，众人都要交出来。不光

房子田地要交出来，连性命也要交出来，统统都要交出来。交出来就是没有

意见，众人欢天喜地的响应。之后倪弟兄到上海参加全国性的交通聚会，又

带进交出来的空气。好些从前闹事的都悔改了，也都交出来了，愿意今后接

受倪弟兄的带领。 

 

意见破坏一,使我们失去主的祝福 

大陆政局改变后,我被打发出来。刚到台湾的头六年，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

五年,台岛众召会从北到南万众一心，只有一个工作，一个带领。那时主的

祝福非常明显，我们实在经历了百倍的收成。一九五四年,我在台北带领新

旧约生命读经聚会，与会的人数不断增多，非常有祝福。就在那个当儿，有

人建议邀请史百克(T,Austin-Sparks)弟兄前来帮助召会。我们虽然犹豫,后

来还是请了他来，在属灵方面帮助召会。然而，史百克弟兄的来,带进了异

议的开端。一些青年同工受了影响，甚至要推翻召会的立场。这件事产生的

后果如同亚当犯罪，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相当深远。从那时起，台岛上的一被

破坏了，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得恢复。 



后来主带领我去了美国,我也从主接受了在美国为主作工的负担。美国的工

作开头规模不大，然而光景真是勢如破竹，无往不胜。许多现在背负责任的

弟兄都是那时被主得着的。其中有一位弟兄，为人正派，在属灵方面相当有

认识。当时他停下所有自己的工作,进到主的恢复。但过了四年，他的意见

出来了。他说，’这条路太窄了。无论怎样,这是从中国移植到美国的树，

总是一棵外国树。’虽然他有意见，但他仍很看重我的书，也介绍人读我的

书。直到今天，对于我个人和主的恢复，他从未说过一句反对或诽谤的话。

他并非不接受或不看重这分职事，然而他非常有自己的意见，仍旧保留自己

的看法。 

意见一出来,他在主的工作上就了了。将近二十年过去,他变得平平淡淡，无

声无息。他本该很有功用，却被意见所害。另一位弟兄原是传道人,在洛杉

矶的夏季训练中得了帮助，就离开公会进到主的恢复，和我们很同心。然而

五年后，他的意见出来了，他觉得我所带领的路不太合美国人的口味，而想

要有清一色美国的恢复。这也是一位很好的弟兄，从来没有听见他说我的坏

话,但就是很有个性，有自己的意见。至终他也变得平平淡淡，无声无息。

还有一位弟兄，为人很有分量，也很爱主,在自己家里兴起了一个小聚会。

他与我们在一起十二年之久。后来,他有自己的意见，觉得不能再走主恢复

的路，就把和他一同负责的弟兄革除，在当地产生了分裂。至终，只剩下少

数人和他在一起，今天那里也是平平淡淡。许多人刚进主恢复时情形都很好，

过了几年就出事，原因都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表面没出

事,里面却有不同的味道。有些弟兄完全接受我所讲的，自己也讲同样的信

息，并且据此建立召会，却在作法上有自己的意见,结果就产生味道不同、

色彩不同的光景。因这缘故，我曾召开数次紧急的全球长老聚会，尽所能的

帮助这些弟兄们。可惜，他们并未从根本上接受帮助，只不过在外面的作法

和声勢上有些修正。一九八六年二月的全球长老聚会中，我正式发出号声，

告诉众人我们在主的工作里不能再容让不同心合意的光景。今后我们的工作

就是一个，带领是一个,在主的职事里不吹无定的号声，我们在主的行动中

必须同心合意，好带进士气和冲击力。从那时起，开始有了’只有一个带

领’、’只听职事安排’这样的说法。然而，我相当关切大家对这事是否有

正确的领会。 



 

主的工作和行动是借着祂的说话 

有弟兄来问我说，’我得到训练的帮助，看见了光，职事是一个,带领是一

个，号令也是一个。请告诉我，我该到那里去。’对于这样问我的人，我都

不回应，因为那样的想法是错的，会落入教皇制度的错谬。圣经里只有使徒

的交通，一点也看不出有教皇发号施令。主在每个时代都有祂的行动和工作。

祂的行动和工作完全凭着祂的话，主不说话就没有工作。 

 

哪里有主的说话，哪里就有主的工作。人要有分于主在一个时代的工作和行

动,就要跟随主在那个时代的说话。使徒们乃是受神差遣的人，为神说话以

完成神在那个时代的工作。他们不是来控制人，也不是来辖管人,乃是借着

说话带领人走主的路。一旦他们看见人所走的不像主的路了，他们也会说话

规劝人回到正路上。这叫作使徒的交通。（徒二 42。）我们应当跟随使徒的

交通，借此有分于主的工作。从抗战胜利后我就观察,在华语世界中，基督

教有什么属灵、有价值、有生命、有亮光的书出来，结论是没有；到了美国，

二十几年来我观察的结果也是没有。前一世纪，英国许多著者所写的圣经注

解和属灵著作都很有价值，我刚得救时都看他們的书。然而时至今日,在英

国也看不到那样有属灵分量的书。求主宝血遮盖，我没有一点骄傲。保罗说

他是愚妄的说话，我在这里也是愚妄的说话，我是不得已的。（林后十一

21。）我们中间六十年的历史，大都是倪弟兄在说话。倪弟兄下监后，主把

话语职事转到我这里。我未去美国之先，在台湾已经有出版。至于包罗万有

的基督、神复合的灵、神新约的经纶等题目，从前在我們中间也没有，都是

我们到海外以后，神才逐渐带领我们，给我們看见的。我能从清洁的良心说，

是主在我里面说话。人无法用头脑想出这些话，也不能光凭自己研读圣经而

把这些真理读出来。这些乃是主的说话。 

 

 



求主的引导，在主开辟的工作范围 

主在那里说话，那就是祂的工作。主用谁来说话，我们就受他带领。我自己

从进到主的恢复以来,就受倪弟兄带领,一点没有受打岔。因为我看见倪弟兄

身上有主的真理和托付，知道他是主在这时代所拣选带进主恢复的人。我可

以替倪弟兄作见证，他绝没有随便吩咐人要听他的。在我决定放下职业全时

间事奉，以及搬到上海去服事的事上，倪弟兄都要我’在主面前看看’。所

以同工们该往那里去，自己需要好好祷告。弟兄们能为我作见证，我不是一

个跑来跑去开辟工作的人。我从台北去马尼拉，只到马尼拉，别的地方请我,

我一概不去。在美国也是如此，我不随便跑来跑去，但是主自己开辟了祂的

工作。借着美国，欧洲开了，纽西兰、澳洲开了，非洲开了，南美、中美也

都开了。这是主作的。今天无论同工也吧，长老也吧，大家所作的，都是在

主开辟的工作范围里。人都愿意去开工，但不见得能开出来。我若能作什么，

这不是我，乃是祂的恩与我同在。（林前十五 10。）我没有一丝夸口。前几

年在美国，为了恶意毁谤我们的书进行诉讼的时候，有许多美国弟兄一同配

搭服事。律师很惊奇，一群美国人竟然帮一个老中国人処理诉讼，并且听他

的话，看他的书。事实上，这完全在于主的说话。今天主实在开了门，到処

都有作不完的工作。人若要听话、要跟随，不是听我这个人的话，也不是跟

随我这个人，乃是听真理的话，跟随真理。在主开辟的工作范围内，都是你

们可行动的地方。为着你們往前的方向，你们需要去祷告，好清楚主是要你

去迖拉斯、香港、新加坡、台南或其他地方,也要和一切有关的弟兄们交通。

我绝不给你们命令，不过你们若不按主的话而行，这分职事就有地位说话改

正你们。盼望大家能了解这件事，不必一直说’我们听职事的话’，也不需

要来问该往那里去。 

 

 

 

 

 



脱离组织和人为的辖管 

我们中间若还有人想要控制人，想要掌权,这是极其羞耻的事。我清楚看见

倪弟兄为人処事的榜样。我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作见证，我也和倪弟兄一样。

你们很多人在台湾、美国及各地与我都有接触，你们可以为我作见证，我不

控制人。我们中间不该有组织和控制。然而，组织的味道已经不知不觉进到

我們中间。从前有一位很有心追求的姊妹，为着家庭因素，会所设立家负责

的时候没有设立她，她就大大难过一场。我们中间不应该这样。所以我这次

回来改制，把这些都推翻了。论到施浸，谁都可以施浸，不需要长老去安排

人施浸；也不一定要在浸池里施浸，可以去河里，也可以在浴缸里；不一定

要躺下浸，站着浸也可以。不要害怕大家会因此胡作非为。我們中间若还需

要人来管，那是最可怜的光景。我们应该相信，主在我们中间，主的灵在这

里，主的真理在这里，主的亮光在这里。我不信人可以随便。感谢主,已过

八、九个月,我们实行新路，还没有听见乱来的，都是规规矩矩，不需要人

去管。如同主自己所说的，我们中间只有祂是主。（参太二十 26-28。）也

像彼得说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辖管别人。（彼前五 3。）我们只该释放主的

话语,供应主的生命，造就人，建立召会,叫福音能传出去。这是我们所该作

的。 


